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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著名作家迟子建将从早期的代表作《北极村童话》，到今年年初刚发表的《草原》，20多年创作
历程中最精华的25个中篇集全面结集成五卷本：《原始风景》《秧歌》《逆行精灵》《世界上所有的
夜晚》《起舞》，除了收录同名的中篇外，还包含《北极村童话》《没有夏天了》《草地上的云朵》
《香坊》《旧时代的磨房》《向着白夜旅行》《日落碗窑》《青草如歌的正午》《鸭如花》《踏着月
光的行版》《草原》等20篇，全面呈现了迟子建最擅长的中篇创作历程。
本书是其中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卷。
　　本辑含《白银那》（1996）、《日落碗窑》（1996）、《青草如歌的正午》（1999）、《鸭如花
》（2001）、《世界上所有的夜晚》（2003）等五个中篇。
《鸭如花》写了对人道主义关怀和对民间立场的坚守；而《白银那》、《日落碗窑》《青草如歌的正
午》等更贴近现实，风格更为平实。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很经典，作者在盈满泪水但又不失其冷静的叙述中，超越了表象的痛苦，直抵
命运的本质。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曾获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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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迟子建，1964年生于漠河，中国首位三夺鲁迅文学奖（1996年、2000年、2007年）的小说家，黑龙
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还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
。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小说集
《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白银那》、《朋友们来看雪吧
》、《雾月牛栏》等。
2008年3月15日，凭借中篇小说《福翩翩》，获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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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落碗窑　　关小明这一段与相处融洽的冰溜儿屡屡失和。
已经有三天冰溜儿在清晨时静静出走，夜深时才悄悄回它的窝为主人守夜。
这种僵局的出现缘自于盛夏那场大明马戏团的演出。
　　那是个艳阳当空的礼拜天。
上午时关小明和其他男孩子一样在田间拼命干活，以博得大人们的欢心，下午好去城里看马戏。
结果他们如愿以偿。
八个伙伴在午饭后揣着钱，抄着田野的小路，兴高采烈地朝城里奔。
中途他们渴极了的时候，还跑到一家萝卜地里，拔了几个水灵灵的青萝卜来吃，然后嘻哈互相打趣着
说这不算偷，谁要报告给班主任谁就是孙子。
天上的乌鸦因为在一片绿色中发现了几团鲜红的东西，以为是意外的肉食盛宴摆在面前，待它们追随
过来低空徘徊时，发现那是几个光着脊梁的被阳光晒红了的孩子，是新鲜的活物，于是它们分外败兴
地大呼上当，将那粗哑的叫声抛洒在一望无际的碧绿的田野里。
关小明和伙伴们不由振臂冲乌鸦喊：　　乌鸦乌鸦，偷麦谷吃；麦谷不熟，吃了拉稀，一拉拉进磨眼
里，二大娘摊出的煎饼臭烘烘。
　　二大娘是谁，他们也不知道，看来只有二大娘自己知道了。
反正歌谣里是这么唱的。
　　他们赶到城里后票已经卖光了。
一行人急得抓耳挠腮。
后来还是票贩子解了他们燃眉之急，以两倍的票价圆了他们的梦，净赚了几个毛头小孩的钱，票贩子
还嫌不过瘾，将票递给他们时又厚颜无耻地说：“再叫一声爷爷，否则还加一倍的钱。
”　　几个孩子为了看马戏，齐声叫了“爷爷”，其实在叫的时候心里都在反复骂道：“这龟孙！
”他们一进剧场，才发现座位在最后一排，离着舞台无限遥远，更加觉得那一声“爷爷”叫得冤枉。
中间满是攒动的人头，卖冰棍的挎着白箱子在过道蹿来蹿去，他们口渴难耐，可是再也没有多余的钱
来解渴了。
谁家的孩子被人给踩了脚，哇哇地哭起来。
一些人的汗脚味使空气臭烘烘的，好像威力无比的马王爷放了个响屁后扬长而去。
　　开场铃声终于响了，紫红色的金丝绒大幕徐徐拉开，一个穿黄绸子衣的女演员出场报幕，说第一
个节目是《走钢丝》。
舞台灯光刹那间亮起来，灿烂得让人觉得伏天的太阳掉到那里了，一个穿蓝绸衣裤、着黑马夹的男人
开始在钢丝上伸开双臂行走。
那钢丝悬在半空，演员走得有板有眼、从容不迫，让人觉得他那双脚被施了魔法，看得关小明手心直
出汗，怕那人不慎跌下来。
等那人安然无恙走完钢丝时，关小明不由说：“这功夫真深！
”　　接着是狗接顶碗的节目。
一个十岁的男孩脑袋上顶着一摞碗，领着一条漂亮的黄狗出来了。
孩子不时地顶着碗行走，然后将碗一只只地抛向小狗，小狗准确无误地用嘴一一接住，把它们送到一
个漂亮的女孩手中，女孩将碗再一只只地抛向男孩，男孩用头丝丝入扣地接住，使它们仍然能严密地
摞到一起，直看得关小明目瞪口呆，觉得那狗一定是长着人的脑子，聪明得令人自叹不如。
接下来又是小狗钻火圈的节目，那狗能精神抖擞地连续穿过三个熊熊燃烧的火圈而不烧着一根毛，然
后跳上一个高台抱起两只前爪做出答谢的姿态，赢得满堂喝彩。
虽然距舞台很远，但因为他们是敛声屏气在看，又由于他们眼力过人，所以仍然能看得一清二楚、兴
趣盎然。
接下来还有猴子吸烟、投篮和扭秧歌的节目。
但是猴子没有像狗那样给关小明留下深刻印象。
因为大人们都说人是由猴子变来的，想必猴子的智商在动物中应该是上乘的，它能表演几个节目又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什么大惊小怪呢。
让人尊敬的倒是那条小狗，关小明以往认为狗只是个看家的伙伴，那台演出结束后他不那么认为了。
冰溜儿的厄运也就是从那一天降临的。
　　冰溜儿的母亲是条热爱生育的母狗。
几乎年年都要孕育出几双儿女，直到它衰老得丧失了生殖能力，才老眼昏花地不再出去四处撩情。
冰溜儿是它第三次生育时三个子女中的一个，是其中惟一的一条公狗。
关小明的家人认为冰溜儿的母亲水性杨花，怕它的女儿个个随它，总要不停地为它的生育而操心，所
以抱回了这条公狗。
关小明当时正站在春寒料峭的风中用舌头舔屋檐下的冰溜儿，见到一条可爱的小狗被抱进家门，便给
它取名“冰溜儿”。
　　冰溜儿那时才断奶不久，它来后足足叫了三天三夜才算是认了命，俯首帖耳地舔米汤喝。
晚上关小明睡觉时爱把它放进被窝里。
在炕头另一侧睡的爷爷总是说关小明：“你不怕狗咬掉你的小鸡！
“　　关小明想，冰溜儿又不是母狗，它凭什么恨我的小鸡？
所以仍然把冰溜儿往被窝里带，他起夜时冰溜儿也跟着下地，他清晨上学时冰溜儿总是舍不得地跟到
门口狺狺地叫，可是关小明是不敢把它带进教室的。
　　冰溜儿长到一岁时已经出落得一表人材。
矫健俊美，毛色油光。
关家人都说狗是来守夜的，不能太娇惯了，于是在院子的窗前搭了一个窝，让它独立去生活。
刚离开关小明被窝的那两天，它跟初来关家时一样闹了几天，晚上用爪子挠门想进去，心疼得关小明
夜不能寐。
然而这种强制性的拒绝出现几天后，冰溜儿就随遇而安了，而且它的雄性气质也一天天成熟起来，成
为最机警的守夜神，连左邻右舍的事都管着。
去年深秋的晚上，邻居张爱武家的鸡遭到了黄鼠狼的袭击，是冰溜儿狂叫着跃过一米多高的拌子垛，
用爪子挠开张爱武的家门的。
主人出来后只听得鸡鸣凄惨，便晓得黄鼠狼来做孽了，于是操起棍子来到鸡窝，赶走了不可一世的黄
鼠狼，救下了其余未被掐着的鸡。
如若冰溜儿不及时报警，一窝鸡都将徒然送命。
从此后冰溜儿的侠义为人称道，邻居家总是把吃剩的骨头送给它来犒劳。
冰溜儿也够虚荣的，当人家把骨头扔给它时它故做深沉地不闻不碰，别人都夸这狗还不贪食，可是等
人家转身离去后，它便迫不及待地将骨头叼回窝里，埋头啃咬起来，其间还伴着涎水的流出和心满意
足的“哼哼”声。
这种把体面留给别人而把贪婪留给自己的做法令关小明开心不已，反正在别人面前是个有骨气的就好
。
　　关小明看完大明马戏团演出回家的那个傍晚，便把冰溜儿悄悄领出家院，他把它带到学校的操场
上，抱着它的头说：“现在我要和你联合起来，我要成为最好的马戏演员，你要成为最出色的狗！
”　　冰溜儿温情地看着小主人，似懂非懂地呜呜叫着，然后用舌头一心一意地舔关小明的手心，表
达它对他的亲密情谊。
　　“我们俩练出真本事后，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也进城里，哪里都去，住高楼，坐小汽车，
天天啃猪蹄，夜里你就不用睡在草上，而是睡在缎子被里！
”　　冰溜儿对于小主人所描述的锦绣前程并未充分领会，所以它很快就撒欢去了。
关小明远远地对冰溜儿说：“咱们好好干，将来还能把爸爸妈妈和爷爷都带进城里去，让他们享清福
，天天在家包饺子吃。
”　　原本自由自在的冰溜儿的脖颈上先是多了一个黑皮项圈，然后一条长长的铁链子由此缀了下来
。
关小明这是为了训练而着想的。
他牵着冰溜儿，让它一遍遍地朝拌子垛上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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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冰溜儿觉得有趣，积极配合，然而站上拌子垛后觉得并没什么风光的，所以很快就跳下来，不
解地咬着小主人的裤脚叫。
关小明不厌其烦地苦练顶碗的绝活，先是把仓房里虽然锯好却仍然漏水的破碗放在头上顶，在院子里
由东向西、由北向南地走来走去。
往往没走上几个来回那碗就像熟极了的柿子坠下来，破碗就碎得更破了，彻底地无法修复了。
没了破碗，关小明就偷着顶好碗，有一次正顶得稍微入道的时候，父亲赶着牛车从草甸子拉草回来，
看到儿子竟然敢把新碗放在头顶，不由怒火中烧：“你是反了天了！
”　　结果关小明一惊，那碗吓掉魂般地坠到地上四分五裂，新鲜乳白的瓷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冰溜儿连忙卧到那片碎碗碴上，想为小主人掩盖罪行，然而这只能是欲盖弥彰，不仅关小明挨了打，
冰溜儿也受到连累，它的身上挨了好几鞭子。
关小明的爷爷闻声从昏暗的后屋颤颤巍巍地出来，骂他的儿子：“碎个碗你就沉不住气了，你小时候
还砸过两口水缸呢，我那时是不是应该剁掉你的手？
 ”　　关小明的父亲关全和受到老父亲的数落后只能由着关小明去胡闹。
柜里摞着的碗越来越矮，门外垃圾堆上的碎碗碴却越来越多，邻居们都说关小明看马戏落下毛病了，
异想天开要领着冰溜儿顶着碗去走世界。
　　关小明是家中的老小。
两个姐姐都结了婚。
他和俩姐姐之所以相差十几岁，并非由于关全和的女人在那十几年间懒于生养，而是因为他娶了两个
女人的缘故。
那两个姐姐跟他是同父异母。
那异母死于意外事故，冬天时去地窖取白菜，事先没有打开窖口通好风，结果被一氧化碳的气体给摄
走了魂儿。
关小明的生身母亲吴云华比关全和足足小十一岁，她因为小儿麻痹而有些跛脚，但是格外俊秀贤惠，
孝敬公公，体恤丈夫，与邻里相处融洽。
只是因为关全和的前妻死于地窖，她不敢下地窖，也不敢走夜路，老觉得那个女人的魂正在关家徘徊
。
　　碗一只只地破碎使吴云华心疼不已。
而公公发了话，他们谁也不敢再说关小明一句。
当有一天的黄昏关家守着一锅粥却因为碗不够使而终于犯了愁的时候，老爷子这才无可奈何地对孙子
说：“小明，你见那马戏团里耍把式的人顶的是真碗？
“　　“那还能有假的？
 ”关小明说。
　　“我看是假的。
”老爷子挤了一下眼角说，“你想想看，一摞真的碗顶在头上有多沉，顶得动吗？
 ”　　“就是真碗。
”关小明申辩道。
　　“怕是用硬纸盒糊的吧？
 ”吴云华小心翼翼地说：“那纸糊的碗轻便，又不怕碎。
”　　“真碗就是真碗。
”关小明几乎要哭了。
　　跟关小明一样悲伤的还有冰溜儿。
连日来它受够了折磨，它无法接住关小明扔过来的任何一只碗，累得它屁滚尿流，精神萎靡。
为了逃避关小明的纠缠，冰溜儿已经有三天在清晨时静静出走，夜深时才回到主人家来守夜，让关小
明抓不到它的影儿。
尽管关小明给它系了铁链子，但他只是训练时用，平素若把它拴起来，他会觉得与冰溜儿已形同陌路
。
然而冰溜儿的三天出走使他动了要禁锢它的念头，尽管他还拿不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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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小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荒唐举动不仅连累了冰溜儿，也连累了爷爷。
风烛残年的爷爷竟然走出家门，出现在南坡已经废弃多年的窑场里。
　　语文老师让关小明到黑板上默写生字。
写“洞”字，关小明飞快地先写个“同”，就在座位上的同学嘁嘁喳喳地嘀咕不休的时候，他又在左
侧点上雄浑的三点水，使“洞”字完美无缺。
写“悲”字，关小明又是先写个扁扁的“心”字，然后再在上面添上个同样是扁扁的“非”字，使“
悲”字终于有了几分悲意。
老师一共考了他十二个字，除了“骇”字他不会写外，其它十一个字都很正确，只是这十一个字的笔
顺没一个是正确的。
不是由左至右、由上而下的笔法，而是由右到左，从下至上。
语文老师说：“关小明，你已经上四年级了，怎么连写字的顺序还没弄懂？
你一直都是这么写字的吗？
 ”　　“一直都是。
”关小明颇为自负地说。
　　“可是我怎么没发现过？
 ”语文老师用一种受到愚弄的屈辱的腔调问。
　　“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让我到黑板上来默写。
“关小明振振有词地说，”我交的作业本你又看不出笔划顺序，反正我的字是写对了，管它是怎么写
成的呢。
“　　同学们哄堂大笑，有人还趁火打劫地吹起了口哨。
　　“我想你以前不是这样写字的。
“语文老师说，”自从你看完马戏团的演出后，你就鬼迷心窍了，各科成绩都在下降，而且连你家的
狗和爷爷也遭到连累。
“　　老师在公众场合如此信口开河使关小明气愤不已。
当大家听到关小明家的狗和爷爷被相提并论时，那种快乐的笑声简直就疾如暴雨了。
关小明只觉得脸颊一阵阵发烧，他想指责老师的鼠目寸光，可他觉得这样显示不出他男子汉的威力，
于是他热血沸腾地离开座位，出其不意地走到老师面前，在突然寂静下来的气氛中拖长了声音说：“
我——操——”，然后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
他离开时同学们见他的裤脚裂了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那是冰溜儿拒绝合作气急败坏时所为的。
　　关小明没有回家，他径直朝南坡的窑场走去，爷爷在那里大约有一周的时光了。
每天凌晨，爷爷就带上咸菜、干粮、水壶和黄烟从家里出去，直到日影斜斜的傍晚才蹒跚着回来。
南坡的窑场已经有好多年不用了，以前人们常常在那脱坯烧砖。
爷爷之所以去窑场，是因为打定主意要为关小明烧泥碗。
既然砖能烧得出来，碗也一定会脱胎而出。
烧出一窑泥碗，就够关小明顶上个一两年的了。
泥碗碎了又不值得心疼，家里吃饭的碗就保住了。
　　爷爷年轻时是烧窑能手，经他手烧出的砖坚固耐用，表面均匀，色泽暗红。
许多人家的房屋都是用他烧出的砖盖起来的。
南坡一带土质粘性大，多为黄土，不大适合耕种，是理想选取脱坯材料的场所。
　　天有些阴，恐怕是有雨的样子。
燕子低飞着。
关小明远远就看见爷爷佝偻着背在清理窑场。
他选择了向西的一孔窑，在三孔窑中只有它塌陷得不厉害。
其它的两孔窑上生满杂草。
爷爷的脑袋基本已经秃了，只有齐着耳鬓的那一圈还环生着一些白发，很像是干干净净的圆太阳散发
出的一些金光。
窑场废弃以后几乎成了埋死孩子的特定场所，那些未经出世即因流产而死的和长到三四岁便生病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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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孩子都被埋在这里。
埋小孩子跟埋猫狗是一样的，挖个坑，只管把要埋的丢进去，然后将坑用土填平，用脚上去踩实，让
小孩子的魂儿不再回来闹人。
只是埋孩子和埋猫狗的悲伤程度不同，前者悲痛欲绝、哀不能持，后者则只是隐隐的伤心。
一些常常在深夜路过窑场的人都说，走到那时会觉得头皮发麻，能听见怪异的声音，并且能看见又白
又亮的光点一跳一跳。
人们都说小孩子太小，死后还不成人，永远都是鬼，所以那魂儿就终日东游西荡着。
　　关小明因为听了太多有关窑场的鬼怪故事，所以朝这里走来时心情有些异样。
好在爷爷在，四周又是开阔的田野，那种紧张感也就减轻了许多。
　　“你怎么这么早就下学了？
 ”爷爷永远都管“放学”叫“下学”。
　　“我不想再去学校了。
”关小明一屁股坐在一堆碎砖上，“没意思。
”　　“老师把你给开除了？
“爷爷紧张地问。
　　“还没有。
”关小明叹口气说，“不过也快了。
”　　“你惹了什么祸？
“　　“我在黑板上写字时没按笔画顺序。
“关小明说，”我从上一年级时就这样写字，没人发现过，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老师认为我故意气他
。
“　　“那你把字给写错了？
 ”爷爷担忧地问。
　　“没有。
”关小明笑了，“除了一个字不会写外，其他的都写对了，就是笔顺不对。
”　　“笔顺是怎么回事？
 ”爷爷不解地问。
　　“比方是人早晨起来穿衣服。
”关小明尽量通俗易懂地解释道，“一般来说都先穿上衣、后穿裤子，最后再穿袜子。
可我喜欢先穿袜子、再穿裤子，最后穿上衣。
”　　“管它怎么穿，没露腚就行。
”爷爷恍然大悟地偏袒着孙子说，“你们那老师也真死心眼，是哪一个？
 ”　　“就是王张罗。
”关小明说。
　　“唉，是他哇。
”爷爷的口气软了，“你别惹他生气啊，他四十岁了还没个儿女，这窑场埋着他两个死孩子呢。
”　　“他老婆的肚子又圆了。
”关小明说，“那天在豆腐房里我都看见了，别人问她啥时候生，她说秋天。
”　　“你怎么知道人家肚子里装着孩子？
 ”爷爷打趣他。
　　“反正不能装着狗。
”关小明说。
　　“老天爷可怜他，让他家保住一个孩子吧。
”爷爷吐了一口痰，然后放下铁锹摸旱烟来抽。
　　关小明本想告诉爷爷，老师把他和狗在一块来提，又怕爷爷生气以后痰多，也就闭口不说了。
　　凉爽的风尽情地吹过来，四周的绿色在风中跳跃着，快活地打着滚儿。
那绿色就显得波澜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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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仍然低低地疾飞着，云彩开始发乌，好像是被人给打青了脸，满腹的委屈，不多时就呜呜地哭起
来。
雨在转眼之间就像脱缰的野马奔泻而下，关小明连忙和爷爷钻进窑里。
　　窑里又暗又潮，一股呛鼻子的霉味使关小明剧烈咳嗽起来。
他们听着激烈的雨声，盼望着晴朗早些回头。
爷爷盼晴想到的是活计，关小明盼晴则是要摆脱恐惧。
他不知道那些死孩子是否被埋在窑里，那股难闻的气味使他有些恶心。
他有点后悔不该来窑场，在窑里避雨大概同人死后入土没什么两样了。
暗暗的天光透过窑孔送进来虚弱单薄的光，关小明瑟瑟发抖，不由得钻进爷爷老迈的怀里。
他闻到了又香又浓的旱烟味，爷爷抚了抚他的头说：“泥碗会比瓷碗好得多，冰溜儿也会喜欢泥碗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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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曾获2007年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中国首位三夺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家。
　　她的意境特别美好，这种美好，我觉得是先天生成。
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好像天生就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写进小说。
　　——王安忆　　一支温度适宜的气温表常年挂在迟子建心中，因此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
温⋯一即使对迎面拂过的风，迟子建也充满感念之情。
　　——苏童　　作品中最具油画色彩、浓郁生活气氛及地域特色的作家，我心目中仰慕的有两位，
恰好都出自东北，并且都是女性：萧红和迟子建。
从笔法的成熟和现代来讲，迟子建已经在雪地和荒原上远远走过了萧红。
　　——刘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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